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国学, 2025, 13(6), 1260-1265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nc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5.136181   

文章引用: 刘卓. 科尔沁英雄史诗《陶克陶胡》的传承与变迁研究[J]. 国学, 2025, 13(6): 1260-1265.  
DOI: 10.12677/cnc.2025.136181 

 
 

科尔沁英雄史诗《陶克陶胡》的传承与变迁 
研究 
刘  卓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收稿日期：2025年11月18日；录用日期：2025年12月12日；发布日期：2025年12月22日 

 
 

 
摘  要 

论文通过对科尔沁地区蒙古族英雄史诗《陶克陶胡》的传承与变迁进行研究，根据非遗研究的相关理论，

结合陶克陶胡活动前郭县地区的历史情况，旨在从《陶克陶胡》的文本情况中探求符合当今时代的文化

价值。同时就当地的传承现状与保护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寻找一条新的传统民俗文化在当今时代

的发展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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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inheritance and changes of the Mongolian heroic epic “Taoketaohu” in Horqin 
area,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values inherent in the Takhtakh text, draw-
ing upon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Taoketaohu in Qianguo County and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it puts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on the local inheritance status and protection issues, in order to find a new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in the current era.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nc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5.136181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5.136181
https://www.hanspub.org/


刘卓 
 

 

DOI: 10.12677/cnc.2025.136181 1261 国学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oketaohu, Heroic Epic, Protection Path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史诗(epic)作为一种故事体裁是由西方传入并被我国学界接受认同的概念，指描写英雄事迹的叙事诗，

传承方式以口头形式、书面形式为主[1]。 
我国史诗大多以口承文学为主，以民间艺人为传承人，通过口头相传的方式传承，是一种“活态”

的民间文学。 
《陶克陶胡》是我国北方的蒙古族长篇英雄史诗，记载了陶克陶胡的英雄事迹，于 2011 年经前郭县

申报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篇论文旨在讨论英雄史诗《陶克陶胡》的历史脉络与传承问题

及其在“非遗”语境下的保护路径。 

2.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陶克陶胡》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或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

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2]。国内学者认为，非遗的定义是前人创造并遗留

下来的全部口头、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3]。在我国，它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

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医药、技艺和历法；四、传统礼仪、

节庆；五、传统体育和游戏；六、其他类型[4]。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在民俗之中，它产生于民间，为人民服务，适应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不

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间劳动人民的产物，它具有民间性。另一方面，它一直都在传承和发展着，

以传统的师徒传承的方式延续，根据社会的发展改变着其中的内容和表演的方式。 

2.1. 蒙古族英雄史诗与《陶克陶胡》 

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并保存了丰富的英雄史诗。我国三大英雄

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均发源于北方民族聚居地区。蒙古族各部族围绕在争夺草

原资源下的历史冲突中，为英雄叙事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舞台。随着民间艺人加工在那达慕等公共

文化场域中的反复传唱，这些叙事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英雄史诗故事。 
二十世纪初，陶克陶胡为反抗封建统治带领郭尔罗斯前旗人民揭竿而起。民间艺人以蒙古语为载体

将他的故事在蒙古族地区广为流传，并逐渐被纳入地方英雄叙事体系。内蒙古的嘎达梅林在陶克陶胡英

雄叙事的示范效应下，也开始了反抗封建统治起义，成为了民族英雄。 

2.2. 前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县的《陶克陶胡》 

1)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历史沿革 
郭尔罗斯为蒙古语“豁罗喇斯”的音译，是江河的意思。前郭尔罗斯在蒙古语方位意为“江的南侧”，

对应其位于第二松花江的南岸。据考古学资料显示，郭尔罗斯地区早在距今五千年前就有人类活动，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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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设立郭尔罗斯前旗以来，在经过多次开放后，随着历次行政建制与土地管理政策的调整，形成了今日

县境大小。1956 年 1 月的改旗置县使地方行政体系进一步制度化，也对该地区的社会组织结构与民族聚

居格局产生持续影响，形成了灿烂的、独具特色的郭尔罗斯文化[5]。 
2) 《陶克陶胡》的文本情况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非常重视对于文化的保护，持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度化保护实践。

2006 年至今共有 10 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55 个项目入选省级非遗名录。《陶克陶胡》作为

蒙古族长篇叙事琴书，是国家第三批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民间文学作品，该作品是为了纪念出生在郭

尔罗斯地区的民族英雄陶克陶胡而创作的。它由蒙古族民间艺人孝兴阿整理创作，1990 年，由第三代传

人白音仓布等人翻译并整理的汉字版《陶克陶胡》出版，不久，蒙汉对照版出版。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

由此走到了中国各族人民面前。2011 年，被批准进入第三批次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部作品也受

到了国际的关注。这部作品在经过其他民间艺人的不断演绎与再加工具备了更高的民间性和艺术价值，

师徒传承也让这部作品能够延续下来。该作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传统口头文学一类，主要以蒙古

族传统乐器乌力格尔、马头琴伴奏，用蒙古语演唱，呈现多样化的演绎形式。 
3) 《陶克陶胡》的故事梗概 
据地方志记载，陶克陶胡出生于郭尔罗斯前旗，其家族被认为是成吉思汗的旁系。陶克陶胡自幼性

格豪爽，青年时代是郭尔罗斯草原的神枪手和神射手，好打抱不平，在社区中积累了较高声望，被本地

人亲切地称为“陶老爷”。20 世纪初，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背景下，官员和旗主王爷勾结，假借官

垦的名义，牧场被大量占用，地方社会的生计基础受到威胁，民不聊生。1905 年，陶克陶胡代表地方去

到王府，希望王爷可以停止开放土地，结果却被以抗拒圣上的罪名遭到驱逐。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

陶克陶胡决心武力推翻垦务局，于 1906 年 9 月率众捣毁了二龙索口垦务局，转战突泉垦务局返回了驻

地。此后，清政府迅速调集官兵进行围剿。1907 年陶克陶胡在洮南府与另一伙起义军首领白音大赉会合

突出重围，挺进索伦山。面对官军的围剿，陶克陶胡三进索伦山，此后进入喀尔喀(今蒙古国)，翌年，率

众冲破边防站到达俄国赤塔避难。1922 年陶克陶胡病逝，结束了他的一生[6]。陶克陶胡作为反抗满清封

建统治，面对满蒙贵族将牧场开垦为耕地，勾结鱼肉百姓，在劳动人民的推举下揭竿而起开始了反清反

封建的伟大斗争。陶克陶胡毫无争议地称为民族英雄。 
4) 《陶克陶胡》的文化价值 
《陶克陶胡》作为我国英雄史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民间流传，是我国重要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与以实体形态保存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它以传承人的方式存在，是一种“无形的文化

遗产”，它不仅承载了区域历史，还象征着民族的精神追求。对社会来说，群体内部生成共享的文化象

征，给社会上的人一种文化认同，在这种文化的群体内的个体间产生了一种亲缘关系，有助于增强群体

的社会凝聚力与文化整合度。对个人来说，当个体对传统文化产生认同感时，其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随

之增强，从而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容易形成稳定的身份认同。此外，学界长期聚焦于《格萨尔》《江格尔》

与《玛纳斯》这“三大史诗”的研究。这些作品多属于“神话化”的英雄史诗，充满了超自然的魔幻色

彩。相比之下，《陶克陶胡》代表了英雄叙事的“史实演述”，它证明了英雄史诗并非停留在远古的想象

中，而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作为一种记载社会变迁、凝聚族群意识的“活态历史档案”发

挥着功能。因此，对《陶克陶胡》的保护，不仅是保护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保护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民间

历史记忆。 

3. 《陶克陶胡》的传承现状与问题 

《陶克陶胡》这部作品作为民间口头文学中的史实传说，详实记载了陶克陶胡反抗封建统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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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其叙事搭配蒙古族传统弦乐，以通俗的语言展示了英雄故事。它体现出的精神深植于郭尔罗斯地

区人民心中。然而，从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近年来的官方制度化保护举措及民间社会的自发传承实

践来看，虽然两者在经验上均具有一定借鉴价值，但在保护机制、传承方式以及文化活化路径上仍存在

一系列亟需反思的问题。 

3.1. 《陶克陶胡》的传承现状 

以琴书为载体的《陶克陶胡》自诞生就深深地扎根于民间，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劳动之后的娱乐艺术

形式。在表演理论视域下，《陶克陶胡》的传统传承并非孤立的艺术展示，而是一种内嵌于社区生活内

部的文化实践，生成于特定的“情境脉络”之中。这项艺术演绎简便，只需要一人一琴的简单配置，流畅

的韵律加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让《陶克陶胡》更深受蒙古族劳动人民的喜爱。在这种原生语境中，演

述者与听众共享着同一套地方知识与情感结构，表演具有极强的即兴性与社区互动性。然而，进入现代

以来，《陶克陶胡》所代表的口头叙事传统逐渐式微，究其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同

时，现代传播媒介和外来文化的强势进入极大拓宽了公众的文化消费范围，传统口头文学在多元文化景

观中的可见度明显下降。随着近年来国家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加深，前郭县民间与官方进一步合作加强了

对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在民间，前郭县民间文化传承人将《陶克陶胡》由口头文学整理成文字，将蒙语版翻译成汉语版出

版发行，1989 年《陶克陶胡》第三代传人白音仓步与蒙古族作家包广林及特木尔巴根经过多年对英雄陶

克陶胡的各种民间传说的搜集、整理，最终以长篇散文故事“乌力格尔”的形式出版。这一出版实践不

仅使得原本局限于口头流传的英雄史诗以汉字呈现，也让其他民族群体更系统地了解蒙古族的历史文化，

对增进民族间的理解与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考察《陶克陶胡》的传承机制时，必须引入“具身性”视

角。正如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所言，“身体技术”是经由身体习得并在无意识中加以实践的技术，

通过动态过程建构社会与象征因素。非遗传承上，前郭县的《陶克陶胡》传承仍以传统的师徒传承为主，

在其的基础上，还开展了培训班制。2009 年至今，县草原文化馆多次举办郭尔罗斯民歌培训班。邀请郭

尔罗斯民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为学员教授郭尔罗斯民歌的演唱，通过为期一周的训练让学员初步掌握了

民歌形式的《陶克陶胡》演唱。 
在地方层面，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对《陶克陶胡》进行制度化保

护。在名录制度和名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下，2011 年，前郭县申报的“陶克陶胡”项目，进入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进入国家非遗名录。一方面，通过名录的方式，能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陶克

陶胡》蒙古族英雄史诗，在国内外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另一方面，通过名录的形式让《陶克陶胡》这种

蒙古族民间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入选非遗名录让它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中，让这部作品再次焕发了生

机。此外，保护名录的实施提升了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让民俗艺人变成了受国家认可的非遗传承人，

社会地位的提高让更多的人对《陶克陶胡》这个传统文化有了更多探索的兴趣，为可持续传承提供了社

会基础。 
在将非遗与景观相结合上，前郭县先后在草原文化馆和成吉思汗公园园区内设立了《陶克陶胡》主

题雕塑和系列故事展厅，将传说故事移植到景区景点。在宣传方面，地方政府与民间合作开展了多次非

遗推广活动。例如 2016 年在蒙古族民歌–琴书演唱会上，非遗传承人用好来宝的形式表演了《陶克陶胡

颂》。同年 12 月在“松原蒙古族非遗专场音乐会”上，以四胡说唱的形式表演了《陶克陶胡》[7]。在舞

台上，演述者不再是社区历史的讲述人，而是成为了被凝视的“表演者”；受众也从社区内参与互动的

“自己人”，变成了保持审美距离的“观众”或“游客”。此外，民间乌力格尔项目传承人蒙古族艺术家

包朝格柱向前郭县电视台捐赠了以《陶克陶胡》为代表的 5000 多小时的音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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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陶克陶胡》的保护问题 

尽管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在《陶克陶胡》的保护与开发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活态传承与

可持续发展上仍存在明显的制约因素，主要集中于宣传策略、传承模式及产业化发展三个方面。 
首先，对《陶克陶胡》的宣传力度不到位。在宣传方式上，仍采取以报刊、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为

主，并没有通过新媒体进行宣传。主要通过官方媒体宣传，没有将宣传让渡给民间。而且仅以县级电视

台、报纸为媒介，受众有限，难以达到宣传的作用，即使是生活在当地的群众对《陶克陶胡》相关也知之

甚少。 
其次，在艺术的传承方式上，尽管存在培训班制度，但整体仍以传统的师徒制为主，大都是口传心

授。而且培训班开班时间间隔长，周期短，很难短期掌握这种要求技巧和熟练度的艺术形式传统。与此

同时，以蒙古语作为基础的《陶克陶胡》，面临着受众和传承人基数的大量减少，各族人民在彼此接触

中相互融合，即使在蒙古族自治地区蒙古族语言文字掌握者日渐减少，母语者的减少让《陶克陶胡》必

须向大众的方向发展。 
最后，在产业化发展方面，《陶克陶胡》经济和社会转化潜力尚未充分释放。相关衍生产品开发几

近空白，出版物仅有几十年前出版的故事集，再版更是很少，而且汉化的版本太过讲究对事件的描述，

缺少了地方传说本身的艺术性。作为这样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却没有进行其他现代艺术形式(电影、电

视剧)的再加工，无法与时代接轨。无法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制约了其活态传承与持续发展。 

4. “非遗”语境下《陶克陶胡》的保护路径 

面对《陶克陶胡》在保护与传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更要审慎地加强《陶克陶胡》的保护与开

发。文化保护的核心在于延续传统，开拓未来，而开发则应为延续创造条件。英国遗产学者罗德尼·哈

里森(Rodney Harrison)曾说：遗产“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在当代所持并希冀能带进未来的某种价值

体系”[8]。 
在保护方面，我们深刻认识到“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而传承人就是非遗的载体[9]。

所以在传承人方面，我们最先要改善《陶克陶胡》的传承方式，以师徒传承为主，加强对徒弟的选拔，通

过在当地蒙古族高级中学开设《陶克陶胡》等开放性课程，从学习蒙古语的学生中选拔传承人的候选人，

同时，应继续面向社会开展培训课程，而且还应该适当延长授课周期和频次，提高授课频率，从中选拔

优秀学员同时进入候选。其次，应该再进一步提高传承人的地位，从国家层面在授予非遗传承人称号的

基础上，地方有关政府每月给予非遗称号拥有者一定的现金奖励，让非遗传承人不用为生计发愁，专心

传承、发展《陶克陶胡》。最后，应重视文化空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俗不能让它离开生养它

的土壤，只有仅仅扎根于民间，才能永葆它的价值。这个空间是指周期性地举办民俗活动的地区只有最

原始的环境[10]，才能让民俗表现它的内涵，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引起更深层次的共鸣。针对《陶克陶胡》

面临的语境剥离问题，可以参照青海省果洛州建立了国家级“格萨尔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该模式的

核心在于不只保护史诗本身，更保护孕育史诗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当地将史诗传说中的神山圣湖与

现实地理空间进行确权保护，为艺人提供了周期性的表演场域。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可以依托查干

湖冬捕等现有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构建“渔猎文化与英雄史诗共生”的文化生态圈，让史诗回归到大型

民俗活动的公共空间中。 
在开发方面，应坚持保护性开发原则，避免盲目追求产业化和经济效益。《陶克陶胡》作为民间口

头散文叙事文学，不如民间传统美术、工艺技术等适合保护性开发，但是可以深入挖掘故事性的方式，

用通俗和画面感的语言、画面展示《陶克陶胡》故事。针对《陶克陶胡》目前存在的宣传渠道单一以及衍

生品开发空白的问题，保护性开发不应止步于宏观构想，而应通过“数字化赋能”与“体验式文创”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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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体的实践方案，以重建史诗在现代生活中的文化在场感。在线下，在景区景点设立相关故事景观，

在剧场定期开设有关话剧、曲目，在社会上设立专门基金会管理文化产业资金，利用短视频平台，邀请

青年文旅博主按照史诗记载的路线，实地探访“二龙索口垦务局旧址”、“索伦山”、“洮南府”等关键

历史节点，将实地景观与《陶克陶胡》史诗中的经典唱段进行剪辑，形成“历史声音”与“现代空间”的

视觉对冲。线上，针对当前衍生品仅限于旧版图书、缺乏现代审美加工的问题，文创开发应致力于挖掘

故事内核，打造具备“叙事功能”的产品体系，鉴于史诗中人物性格鲜明，可开发 Q 版或国潮风格的人

物手办盲盒。通过这种“收集 + 阅读”的互动形式，将枯燥的文本记载转化为符合青年消费习惯的潮流

玩具，从而实现《陶克陶胡》向“大众文化消费品”的有效转化。根据相关故事与互联网传媒公司合作，

在社交平台推出对《陶克陶胡》故事及前郭县历史介绍文章，与影视公司合作，制作相关纪录片、历史

剧，还可以与游戏公司合作，结合相关历史故事，以蒙古族特色的风格主题，制作二维、三维渲染风格

的电脑端、主机端或手机端游戏。综合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结合前郭县其他历史、传说打造的文化景观

共同打造一个景观群，以《陶克陶胡》文化景观在内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文化空间。通过线上

带动线下，促进《陶克陶胡》的保护性开发，进而带动地方经济。 

5. 结论 

保护性开发不能过多地干预，应始终警惕因过度开发而导致的文化异化。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而

使文化失去了它原始的样貌，也就丧失了它最重要的内涵，丧失去了保护它的意义。在开发时，我们不

应该改变《陶克陶胡》原本的内涵和内容，但也不能完全打造一个孤立的“空中楼阁”。在开发和保护中

间把握好其中的“度”，就像国内学者对待非遗开发问题时说的：“我们不可能因为保护某种文化遗产

而将它完全封闭起来。但是外来文化的过多介入，很容易导致本土文化原真性、独特性的丧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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